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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渡口

1937年10月中下旬，重庆从一座古老的内陆城市变
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许多工矿企业也内迁到重庆。当时
有很多机器设备由中国船王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用船运到九
渡口，再从这里上岸，运到各地工厂。所以九渡口在抗战时
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码头。

虽然是重要的码头，但当年码头附近的居民并不多，也
就几十户。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成渝铁路从九渡口附近经过，也有货运客运站的火车南站
在铁路四村附近，但真正让九渡口热闹起来的，却是九龙坡
政府的一次搬迁。

1941年到1951年，巴县县城一直在九渡口对岸的李
家沱。1952年，当时的巴县县政府从李家沱搬走，李家沱
划给了九龙坡区，九龙坡区府搬到了李家沱。

九龙坡的市民要去九龙坡区政府办事，就必须在九渡
口码头坐船到对岸的李家沱。

从1952年到1986年，十多年的时间，九渡口码头每天
都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等待过江的市民、做生意的小
贩、担河沙的工人、抬滑竿的力夫、开船的船工……

除了轮渡、车渡，这里也成为了仅次于菜园坝的货物集
散地码头。外地人嗅到了商机，纷纷到码头来做生意。大
量货船每天停靠在码头。岸上兴起了卖楠竹、河沙、水泥、
木材、石棉瓦、杉秆等的日杂、建材一条街。正是大建设大
开发的时代，许多船老板从
长江上游的江津白沙运来河
沙，停靠在九渡口码头，一帮
帮人力搬运工把河沙从船上
挑上岸，送上火车皮。除了
挑河沙，他们也挑涪陵榨菜、
盐巴等生活用品，以此养活
家人。

1986年，九龙坡区政府
迁回杨家坪，九渡口码头过

江的市民渐渐少了。到了1997年，李家沱长江大桥通车，
市民再也不用绕远路走到河边坐船过江了，九渡口码头再
也不复当年江边盛景。

但一直到2008年，九渡口码头还是保留着货物运输
的功能，船只运来许多石沙，又被停靠在岸边的车子运往建
筑工地、厂矿。

到了2015年，重庆电厂环保迁建，九渡口码头终于彻
底沉寂，留下满地的杂乱与荒凉，与江风为伴。

现在的九渡口码头，早已没有了渡船。

电厂的烟囱

重庆发电厂始建于1952年，原厂址就位于九龙坡区黄
桷坪。它是我国“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
一，是西南地区首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1954年建成当年
就提供了重庆市60%的电力，成为了重庆的“能源心脏”。

2015年，重庆电厂环保迁建到万盛后，九龙坡黄桷坪
的老厂至今仍保留着两根烟囱。这两根烟囱，高度达240
米，当年是重庆“第一高”，也是“亚洲第一高”。这两根烟囱
可不是同时修建的，其中一根修建于1984年，另一根修建
于1994年，正好相隔十年的时间。修建的时候都属于重庆
电厂，后来新成立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一根就属
于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了。

红砖砌成的烟囱已是旧迹斑斑，但烟囱上那2平方米
大小的红色大字，在晴好的天气里依然看得真切。这是重

庆工业发展最难忘的见证。
而今，这两根烟囱不仅不会被拆除，还将在九龙半岛国

际文化艺术区的整体规划中变身令人瞩目的艺术地标。
我们用新颖时尚的创新留存住了岁月的印迹。

五龙庙的故事

五龙庙社区位于九龙电力公司旁，因九龙坡区两江四
岸的大规划大开发，重新修建杨九路。2022年5月社区所
处的办公场地被拆了，现在和三角道社区合署办公。

五龙庙居委会对面的山坡坡上有几个泥菩萨，不知是
什么时候供奉在那里的，也没有庙。有信奉的香客相约去
烧香拜佛，久而久之，这里就被喊成了五龙庙。

五龙庙社区因此得名。
谢石莲老师是五龙庙社区的工作人员，她说在社区曾

经看见过一本《五龙庙志》，是以前编撰的，只可惜搬迁地址
后找不到了，不知道遗失在何处去了。书中有大量的图片
和文字对五龙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这一带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叫蒋匪湾，据说1949年前蒋
经国在这里住过。老房子从外面看是一层楼，但里面有地
下一层。房子早已拆迁了，但谢石莲听上了年纪的当地居
民讲，里面有间屋子就放了一个很大的浴缸。另外有间屋
子有个暗道，直通江边船上。这个应该和渝中区解放西路
16号的重庆行营结构差不多。重庆行营，又叫蒋介石行
营，是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也是抗日战争时
期的国民党指挥中心。而五龙庙，距离九龙坡机场更近。

九渡口、重庆电厂、五龙庙，随着时光的前行慢慢消失
于世人的视线里。古老的建筑、热闹的码头、众说纷纭的传
奇往事，一点一点地被人遗忘。如今的江边，还有不少市民
去踏春、烧烤，电厂也将作为文化地标展示在众人面前。但
有些故事，随着日夜流淌的长江水奔向大海，永远寻不到答
案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年少时，曾见鸮鸟夜宿竹林，在
月光映衬下，两眼如电，炯炯有神，
而叫声却让人寒栗，后来才明白，其
为抓竹鼠而巡夜也。

一个雨雪天，鸟儿们躲避竹林
下，或小鸣低啾或梳羽轻眠，颇幸福
焉，便想起杜甫诗句“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表画面
之意。

这是两组留存于胸的有关竹林景象的
印记，长大后常将这些人生旅途中的烙印
涂画于纸，视为我画竹的处女作。而今论
及写竹，当年的印象又浮现眼前。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常见成片的修竹
生长在乡间的沟沟坎坎，竿高叶茂，景致迷
人。尤其是农村制作的凉席、竹筛、菜篮、
簸箕、撮箕等诸多生产生活用具皆取材于
竹，便由衷地喜竹爱竹，继而种竹用竹。之
后，从竹之身上更是悟出了不少做人的道
理，如：它立根岩隙、顽强生存，不惧风雨、
熬霜斗雪，坚韧不拔、劲节向上的精神，总
是激励人克服困难、不断上进，特写诗赞
美：“穿岩破土多艰险，熬霜斗雪志更坚。
心有劲节脊梁直，清风漾在眉宇间。”如此
常见常悟，便敬竹画竹知其风骨。

画竹亦谓之写竹，吾开始提笔，尚理解
为画，渐之，才识其为写。初学时，受了姑
父苏力行的一些影响，他毕业于旧时南京
国立艺专，系潘天寿学生，擅长花鸟写意，
尤画枇杷传神，世人送雅号“苏枇杷”。他

说画竹：“提气画竿节，三笔落枝叶，密处复填燕，疏处跑马
车。”但吾画来画去，终未得要领，构图粗疏，姿态俗气。方
觉画竹难，难于上青天。而画竹难，题竹难，难不在书写，难
在表意之高深也。真是“心浮气躁终不可，画竹从来不轻
松”。可痴心不改，累月赖寂，手上慢慢感知了所谓的写竹
之意，细细体味，才识得一个“写”字把“竹”之中国画境界推
向了新的高度。“写”或许只是技巧，而“悟”才是功夫。“写”
看得见，而“悟”看不见，它在另一个世界亮着灯。潘老说：

“画须有笔外之笔，墨外之墨，意外之意，即臻妙谛。”他还
说：“绘画可见之处易偷，不可见处难学。”意思就是要学会
悟才是最难，把悟出的东西表现于笔墨，才是真正的艺术。
因此，通过悟再写出来的竹，才是上乘之竹。

元赵孟頫曰：“写竹还应八法通。”即：侧、勒、努、趯、策、
掠、啄、磔，得样样都会，这些东西除了反复练习，写生，再写
生，思考，再思考，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回头看，唐人画竹，起初多为画中人物的陪衬，尚未成
为独立题材。

到了宋代，苏轼、米芾、文同等大家作画，以游戏的态
度，笔墨简练，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抒其胸臆，追求作品中
的意气神韵，从而形成了宋代的墨戏画。

其中文同画墨竹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一改前人画竹，竹叶
以淡墨为面，以浓墨为背的传统画法，创以浓墨为面，淡墨为
背之法，形成墨竹一派，后人称之为“文湖州竹派”。文同画
竹，主张必先“胸有成竹”，画法在“画”与“写”之间。文同的墨
竹，其竿如弓，张力十足，竹叶似剑，蓄势待发，笔力遒劲。

到了元代，出了高克恭、赵孟頫、李衎等画竹名家。尤
其赵孟頫画竹，以飞白作石，金错刀行作墨竹，所画竹石，虚
实结合，相映成趣。

明代写墨梅墨竹最为流行，其中王绂、夏昶尤为著名。
清代擅长墨竹者甚众，禹鸿胪、尚友皆不凡，尤郑燮精

墨竹独成一家。郑燮画竹，师古人“师其意不在迹象
间”，以草书、隶书之法写竹，形成了删繁就简、清新
脱俗的特点。郑燮画竹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
之竹”三段论，即从“眼中之竹”中产生创作冲动，形成“胸中
之竹”完成创作构思，最后升华成画面上“手中之竹”。

近代画竹追求神似者更比比皆是，诸如：蒲华、吴昌硕、
齐白石、潘天寿、董寿平等。他们各有千秋，作品留存甚广。

而天下人写竹，吾独服寿平，破古立新，别具一格。他
笔下的竹子，一个“力”字贯穿始终，起笔行笔，俨然写字，走
笔干练，纵跳自如，无论竿、枝、梢、叶都充满力量，精神十
足，有一种挺拔劲健、英姿勃发之气弥漫画面。尤其独辟蹊
径，写生不写实，既胸有成竹又顺笔而为，将竹变形抽象，落
墨行韵，天人合一，随心所欲，直抒胸臆，彰显了中国画写意
传神的特点，使作品骨骼清秀、霸气脱俗、风格鲜明。若与
前人画竹比较，石涛、郑燮堪称代表，可谓大家中的翘楚。
而石涛“野战”自然却小露瑕疵，郑燮“石瘦风轻”却脱俗不
够，好在石涛开了写意先河，郑燮则胜于诗书高超。

由此可见，竹之国画起源甚早，历程甚远，形成了它独
具魅力的画科，是人们追捧已久并还在继续发展的绘画对
象，吾亦在理论与实践中领略到了画竹写竹的快乐与愉
悦。常以其“饮冰卧雪不移志，清风劲节向天齐。迎寒送暑
逆行多，昂首高枝终有日”自我鼓励，坚持不懈地写竹悟竹。

久而久之，自己养成了写竹的习惯，一有空闲，便关进
书房，自写自赏，乐个竹韵在胸，迎风起舞自是逍遥。认为
别人十年磨一剑，吾何不十年写一竹？心想日日进节，自得
高竹，一定会青竹满园笋冒尖，东风作伴雨后来。

所以，流年不复记，竹生又是春。吾漫研竹露思板桥，
细嗅梅芳忆安石。总留几枝青竹养心，邀半轮明月踱步。
为竹梦不休，为竹痴无悔。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

九渡口的那些老故事
□李秀玲

初说写竹 □大木子

九渡口，位于九龙坡黄桷坪的江边，曾是九龙坡过长江到巴南的必经
渡口。没有修建李家沱大桥（长江二桥）之前，轮渡就是市民不二选的快捷
交通方式。

九渡口边，江水滔滔，人来人往，小小的渡口也曾掀起了一股时代繁华
的飓风，而河边的层层泥沙中，不知埋藏了多少往事。

九龙坡区黄桷坪九渡口江边 据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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